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谣
言，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每一次突发事件中，
都会有谣言出现，古今中外皆如此。“谣言”
一词，原本并无贬义。南朝顾野王在所撰的
《玉篇》中对“谣”的解释是“徒歌也”，也就
是指民间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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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观点认为，晋人王嘉的 《拾遗记》 是一本“谣言之书”。比如
正史说吴下阿蒙被孙权劝说后，发奋读书，什么书都读，就是没有

《易》，而 《拾遗记》 偏偏造谣说吕蒙“博览群籍，以 《易》 为宗”；又捏
造说白帝之子和皇娥 （五帝之一的少昊之母） 有私情，所以纪晓岚就骂它
是“上诬古圣，下奖贼臣”。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陈小平

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正、反两方
面的作用，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
也存在各种风险。理论上可能存在
以下四种风险。

技术失控。技术失控指的是技
术的发展超越了人类的控制能力，
甚至人类被技术控制，这是很多人
最为担忧的风险。现有人工智能技
术仅在满足强封闭性准则的条件
下，才可发挥其强大功能；在非封
闭的场景中，现有人工智能技术的
能力远远不如人类，而现实世界的
大部分场景是非封闭的。所以，目
前不存在技术失控风险。

技术误用。与信息技术相关的
技术误用包括数据隐私问题、安全
性问题和公平性问题等，人工智能
技术的应用可以放大这些问题的严
重程度，也可能产生新的技术误用
类型。在现有条件下，人工智能技
术本身是中性的，是否出现误用完

全取决于技术的使用。因此，对人
工智能技术误用的重视和风险防范
应提上议事日程。

应用风险。应用风险指的是技
术应用导致负面社会后果的可能
性。目前人们最担心的是人工智能
在某些行业中的普遍应用导致工作
岗位的大量减少。应用风险是由技
术的应用引起的，因此关键在于对
应用的掌控。根据强封闭性准则，
人工智能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
往往需要借助于场景改造，而场景
改造完全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做
多做少取决于相关的产业决策。

管理失误。人工智能是一项新
技术，它的应用是一项新事物，社
会缺乏管理经验，容易陷入“一管
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为此，
更需要深入理解人工智能现有成果
的技术本质和技术条件，确保监管
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

目前对人工智能存在三种认识
误区：

一是人工智能已经无所不能，
因此现有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无条件
地应用。根据强封闭性准则，现有
人工智能技术远未达到无所不能的

程度，应用是有条件的。因此，在
产业应用中亟须加强对强封闭性准
则的认识，加强场景裁剪和场景改
造，避免违反强封闭性准则的盲目
应用，而这种盲目目前在国内外都
十分普遍，不仅浪费资源，更严重
的是干扰了有希望成功的应用。

二是现有人工智能技术不能大
规模实际应用，因为现有人工智能
技术依赖于人工标注，并不智能。
现有人工智能技术并不局限于深度
学习，而暴力法和训练法的结合可
以避免人工标注，而且符合强封闭
性准则的应用场景可以有效地实施
数据采集和人工标注。目前一些
应用不成功的原因在于违反了强
封闭性准则，而不是因为现有人
工智能技术不能应用。这个误区
往往发生在对人工智能技术有一
定 了 解 而 认 识 不 到 位 的 情 况 下 。
与第一种误区一样，这种误解会
严重影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应用
的进度。

三是在未来 20 年至 30 年内，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将超越某个临界
点，之后人工智能将不受人类控制
自由发展。根据强封闭性准则和全

球人工智能研究现状，这种“奇点
说”在技术范围内没有任何科学依
据 。 封 闭 性 准 则 包 含 的 一 些 条
件，如模型的语义完全性、代表
性数据集的有限确定性，通常需
要借助于强封闭性准则要求的人
工措施的辅助才可以满足。假想
未来有可能突破这些限制，与人
工智能目前已具备突破这些限制
的能力，完全是两回事。即使将
来突破了某种限制，还会有新的
限制加以约束。这一类说法无形
中假定，可以存在脱离具体条件
的人工智能技术。这种技术是否
可能存在，目前并没有任何科学证
据的支持，有待于未来的观察和研
判。

以上三种误区是我国人工智能
发展的主要思想障碍。封闭性和强
封闭性准则立足于现有人工智能技
术本质，为消除这些误区提供了依
据，也为观察、思考和研究人工智
能发展的其他问题，避免重复以往
人为放大“周期性起伏”的干扰，
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我们对人工智能的误解有多深

祭扫新风尚 蒋跃新 绘

提及古代深陷谣言的名人，不
得不提苏东坡。

《搜神记》 借传奇故事表达了
对谣言的愤怒，比如提到“东海孝
妇周青被谣言所诬，遭害后，东海
大旱三年”。

郭震海

“有趣”的谣言，驱逐
“无聊”的事实

最早“留名青史”的造谣者，
是三千多年前的商纣王的佞臣——
恶来。《史记》 说他：“善于毁谤，
长于谄媚。”他善于造谣贤能，长
于谄媚纣王，而商纣王已然沉醉在
酒池肉林中，有点“谣言中毒”，
其叔父比干直谏却被剖胸挖心，诸
侯觉知谣言的病毒已深入骨髓，争
辩的声音失去效力，只好纷纷离
去。这无疑告诉我们，酒肉固然鲜
美，糟糠亦然真味；谣言固然爆了
猛料，事实却保护着正确航向。也
正因为事实的“平淡”，才接连上
演被谣言驱逐的情节。

还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
“ 三 人 成 虎 ”。《战 国 策 · 魏 策》
载：魏国大臣庞葱陪魏太子到赵国
去 作 人 质 ， 临 行 前 他 对 魏 王 说 ：

“现在有一个人说街市上出现了老
虎，大王相信吗？”魏王道：“不
信。”庞葱说：“如果有第二个人说
街 市 上 出 现 了 老 虎 ， 大 王 相 信
吗 ？” 魏 王 道 ：“ 有 些 将 信 将 疑
了。”庞葱又说：“如果有第三个人
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大王相信
吗？”魏王道：“这当然会相信。”庞
葱又道：“街市是人口集中的地方，
当然不会有老虎，说街市有虎，显然
是造谣、是欺骗，但许多人这样说
了，如果不是从事物真相上看问题，
也往往会信以为真的。”

后人就常引用这个典故，来喻
为谣言可掩盖真相，“有趣”的谣
言会驱逐“无聊”的事实。比如，
古代一些学子出于考取功名、扩大
影响等目的，会有意利用造谣的形
式来炒作自己。明代彭时的 《彭文
宪公笔记》 里，就记载了不少类似
的科举逸闻——正统年间，在考试
结束后、公布名次前，街头会流传
不少民谣，比如“众人知不知，今
年状元是某某”，这些民谣其实就
是谣言，是一种“造势”，抓住了
人们的猎奇心。

谣言真的可以止于
智者吗？

事实完成对谣言的驱逐，有时
需要很长时间。

《尚书》 记载，周武王死后，
周成王年幼，周公摄政。这时候周
武王的众弟弟、管叔他们在国内散

布 谣 言 说 ：“ 周 公 要 对 成 王 不 利
了，他要造反了。”国内的舆论已
经 被 谣 言 裹 挟 ， 周 公 垂 头 丧 气 ：

“如果现在我不避嫌，我就对不起

先王。”于是，他避到东边，住了
两年。后来，造谣的管叔变成真正
造反的人。成王在周公的帮助下，
平定了叛乱，造谣的人最终被抓
获。可是，成王仍然对权重的周公
心存芥蒂。不久，周公写了一首题
为 《鸱鸮》 的诗送给成王：“鸱鸮
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周
公把自己比作一只誓死保卫小鸟的
母鸟，来表明心志，可是成王依然
没有回应。

直到秋天刮起台风，周成王打
开贮放占卜祝词的柜子，看到了周
公宁愿把自己作为抵押，替代武王
死的祝词，管叔的谣言才告粉碎
——于此，事实完成对谣言的驱
逐，历时两年多。

《荀子·大略》 有语：“流丸止
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我们常
说，谣言止于智者。虽用词不同，
但意思一样。对于没有根据的话和
事，传到有头脑的人那里，就不再
流传了，因为智者会经过细心的分
析思考，判断出真伪，而不是听之
信之。

谣言真的可以止于智者吗？古
代或许可以。因为古人往往是道听
途说，获得信息的渠道仅仅是通过

口口相传。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
天，面对丰富、畅通、快捷的信息
传播渠道，人们获得信息的速度是
惊人的。而且，伴随呈现形式的多
样化，有些谣言经过包装，更具有
迷惑性，图文并茂，甚至是“有图
有真相”，再有智慧的人也容易一
时难辨真假，有时一不留神，手指
一抖就会转发一条不实消息，成为
造谣者的“帮凶”。正如有学者所
言，谣言利用朋友圈这个特殊的熟
人社交网络环境，更容易被人相
信，使辟谣更为不易。

有媒体曾做过一项关于谣言产
生及传播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
有 41.1%的受访者坦承自己不能分
辨网络谣言。而对于网络谣言何以
产生，受访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原
因：信息公开不充分 （40.7%），传
播谣言违法成本低 （28.1%），造谣
者能获得利益 （21.5%）。

古人云：良言一句三冬暖，恶
语伤人六月寒。互联网是一把双刃
剑，可以服务人类、推动人类进
步，也可以从虚拟中走入现实生
活，给人带来伤害。

古人对待谣言的“六
字经”——镇以静，绳以法

因谣言而获“莫须有”之罪，
高明的人们深知，谣言的不攻自
破，只是时间问题。

苏轼被贬黄州后，京师政敌们
也开始造起了谣言。据 《东坡志
林》 记载：当时曾巩的母亲死去，
京师顿时谣言说苏轼和曾巩同一天
羽化升天了！足见两位贤者多不容
于浊世！后来苏轼又被贬到海南，
京师又有谣言说他乘船入海一去不
复返。后来一位叫何述的太守又造
谣说苏轼突然失踪，只留下道服，
说他得道升天了！苏轼隔三岔五就

“被死亡”却没被气死，是因为他
的豁达乐观的精神。

可是正如梁启超所说的，“誉
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欺世盗名之
徒；谤满天下的人，也未必不是伟
人”，所以 《三国演义》 造了不少
关于曹操的谣，却不妨碍曹操真正
做到了“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
人称帝，几人称王”，他终没有篡
了汉家天下，他也真是三国鼎立时
的大文学家。明代大政治家张居正
为年幼的万历皇帝改革图新十年，
死后却立刻被张四维等人造谣攻击
为擅柄专权十年⋯⋯

所以庄子才说贤者要做，“就
算所有人赞誉他，和他自己的看法
一致，他就会内心平和；就算所有
人造谣攻击他，和他自我评价不一
致，他也会不予理睬”。

《诗 · 小 雅 · 雨 无 止》 中 有
语，“辟言不信。”意思是当谣言满
天飞的时候，用严肃的法律出来辟
谣，世人依然不会相信。可见一旦
谣言四起，辟谣之路是多么艰辛，
多么不易。

对于谣言，古人的做法是什么
呢 ？ 六 个 字 ： 镇 以 静 ， 绳 以 法 。

“镇以静”就是遇到消息要冷静，
要学会处变不惊，加以思考分析，
不被谣言蛊惑；“绳以法”就是对
造谣者要绳之以法，严肃处理，严
禁造谣、传谣。

当然，抵制谣言除用法律的手
段严惩外，其前提必须是信息传递
及时透明，真相永远需要跑到谣言
的前面，如果没有信息的公开透
明，谣言必生。因为公众面对某些
事件，不知道又很想知道、想知道
又没有渠道知道，谣言及其传播，
就有了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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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晓燕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有一种野生动物出了名，简
直成了网红，它就是蝙蝠。起初
大家高度怀疑，是有人贪嘴吃了
蝙蝠，将蝙蝠身上的病毒带给了
人类。随着调查和科研的深入，
后来人们又觉得，也许冤枉了蝙
蝠。如果蝙蝠会说话，一定会这
样向人抗议：我身上有毒没毒，
关你们什么事？就算我浑身是毒
传给了你们，那也是你们自找
的！谁让你们来吃我？难道你们
吃的东西还不够多吗？！

蝙蝠，宁波人叫做“蝙蝠老
子”。记得小辰光每到傍晚，墙
门里天井上空，经常会出现许多
蝙蝠，飞来飞去，煞是热闹。于
是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们，就拍着
手唱起儿歌：“落雨，打烊 ，
蝙蝠老子开会 ！落雨 ，打烊

，蝙蝠老子开会 ！”
蝙蝠虽然长得不好看，但在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却具有特殊
地位，因为“蝠”谐音“福”，
是吉祥美好的象征。旧时，房舍
内外的梁柱门窗、家具器皿、窗
花年画乃至人们的服饰衣物上，
随处可见它的身影，或砖木雕刻
或刺绣绘画，多姿多彩：五只
蝙 蝠 围 成 一 圈 ， 就 是 五 福 临
门；海波荡漾蝙蝠飞舞，就是
福如东海；老寿星笑眯眯捧只
寿桃，几只蝙蝠环绕身旁，就
是福寿绵绵⋯⋯

阿拉宁波人从来不吃蝙蝠。
老宁波认为，吃蝙蝠的人再笨没
有，那不是把福气吃掉了吗？再
说，这种奇形怪状的东西有什么
吃头？看看网上传出来的吃蝙蝠
的视频，屠刀之下的蝙蝠，模样
要多吓人有多吓人，阿拉看也勿
要看，还会有胃口啊？那么，是
不是蝙蝠等野生动物特别美味，
才引得吃货老饕非要开开野荤？
才不是呢！据专家调查，大多数
野生动物不但并不特别美味，还
比不上人工饲养的畜禽好吃呢。
野生动物为了生存，又要捕捉猎
物，又要躲避天敌，每天东跑西
颠，疲于奔命，练得肌纤维发
达，脂肪含量很低，口感就有点

“柴”；而饲养的畜禽，居有定
所，饭来张口，运动量少，所以
肌肉中脂肪含量较高，肉质细腻
柔润。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野猪和家猪的对比。虽然它们五

千年前是一家，但是现在早不可
同日而语。皮硬肉糙的野猪，哪
有肥瘦适度的家猪可口呢？

既然大多数野生动物并不好
吃，为什么还有人趋之若鹜呢？
据了解，除了一部分人出于好奇
之外，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掼派
头、摆噱头。他们觉得，能够吃
到稀奇古怪的野味，说明我钞票
多、气派大。又有一部分人，热
衷于用珍稀野味请客，以示自己
的地位和对客人的热情。因此，
一些地方的野味市场生意兴隆，
盗猎野生动物的违法现象屡禁不
绝。

阿拉宁波没有这种野气十
足、味道不正的野味市场。那么
宁波人喜欢吃什么呢？宁波老话
讲：“好看红绿，好吃鱼肉。”就
喜欢地道的鱼和肉。宁波老话还
讲：“千鱼万鱼黄鱼，千肉万肉
猪肉。”也就是说，鱼里面要数
黄鱼第一，肉里面要数猪肉最
香。这不，宁波传统的十大名菜
中，用黄鱼做的就有四种——雪
菜大黄鱼、腐皮包黄鱼、苔菜拖
黄鱼、彩熘全黄鱼；用猪肉做的
有两种——苔菜小方烤、荷叶粉
蒸肉。无论是十大名菜还是其他
甬帮家常菜，统统跟野生动物浑
身勿搭界。

滥食野生动物是人类感染病
毒的主要途径之一。从艾滋病到
SARS、埃博拉出血热、中东呼
吸综合征等重大疫情，都与野生
动物有密切关系。被称为“病毒
猎手”的美国专家利普金近日指
出，全世界 70%的新型传染病来
自野生动物。为了防止这类悲剧
重演，他强烈呼吁关闭所有的野
生动物市场。

令人欣喜的是，在新冠肺炎
疫 情 防 控 的 关 键 时 期 ， 2 月 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关
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
定》，为保护野生动物和生态平
衡，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权，提
供了法治保障。

笔者曾经请教过一位耄耋老
人，为什么现在宁波很少看到蝙
蝠了？老人想了想说：“莫非飞
到外地，被乱吃蝙蝠的人吃掉
啦？”现在有了法律武器，再不
许吃蝙蝠，不知什么时候，“蝙
蝠老子”又会到阿拉宁波来“开
会”？

蝙蝠老子开会 ！


